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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海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的价值难以用金钱

衡量，但有时又必须那么做，生命就是其

中之一。毕竟，厄运降临到某个不幸者身

上时，尽管会有些冷血，人们也不得不面

对一个现实的问题——赔偿。

富翁和乞丐，城市人和农村人，哪种

人的命更值钱？在中国，至少从法定的赔

偿标准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前者的价

值往往会比后者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2006 年，重庆 3 名初中女生搭乘一辆

三轮车时遭车祸丧生，农村女孩得到 5.8

万 元 赔 偿 ， 另 外 两 位 女 孩 因 为 是 城 市 户

口，均获赔 20 多万元。

这并不是个案。不少类似案件的赔偿

标 准 也 都 有 法 可 依 ——2003 年 最 高 人 民

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释》（下文简称 《解释》） 第二十

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或 者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标 准 ， 按 二 十

年计算”。

《解释》 的基础是城乡户籍制度，这

一制度事实上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

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

市与农村无论在发展水平还是生活方式上

都 存 在 巨 大 差 异 ， 在 主 流 话 语 体 系 里 ，

“农村人”“农民工”一度成为带有歧视性

的名词，他们所指代的群体也相对弱势。

立法若只考虑户籍因素，把城市人和

农村人简单地二元划分，公众就很容易把

“ 同 命 不 同 价 ” 与 受 害 者 的 “ 身 份 等 级 ”

联系起来。这显然有违平等、公正的法治

精神。

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改革人身损害制

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同年 8 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

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授权

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在辖

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

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今年 4 月，广东茂名法院确认了一起

交通事故赔偿调解，死者是农村户籍，最

终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了赔偿。同月，

四 川 宜 宾 法 院 判 下 了 该 市 历 史 上 第 一 起

“同命同价”案件——一个农村小伙因交

通事故意外身亡，保险公司需赔偿其家属

各类经济损失近 62 万元。若在新法生效

前，家属获得的赔偿只有 20 多万元。

今年清明节过后，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在 全 国 各 省 市 全 面 铺 开 ，“ 同 命 不 同 价 ”

即将成为历史。

取消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城乡差异，

适应了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如今的城乡

差距已有显著消弥。不论是收入水平还是

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农村与城市都在不断

接 近 。 以 城 乡 的 人 均 纯 收 入 作 为 赔 偿 标

准，不合时宜了。

“同命同价”固然快意恩仇，带着朴

素的正义感，符合要求社会公正的民情民

意。但我们也需要警惕“同命同价”的局

限性和其中的简单思维。

事实上，从法理上讲，我国法律规定

的“死亡赔偿金”并不是指对逝者失去生

命的补偿。毕竟，一个人在失去生命的同

时，与之相应的自然人权利也随即消失。

死亡赔偿金赔偿的不是“命价”，而

是该个体因死亡损失的收入。赔偿对象不

是死者，而是死者的近亲属。

一 个 真 正 体 现 平 等 的 损 害 赔 偿 金 制

度，应当是所赔金额能够填平死者家庭的

预期损失，但近期“同命同价”的判例，

都是将原本存在差异的“损失收入”，变

成一个固定的数值。

如果一个富翁和一个乞丐同在一场意

外中遇难，“同命同价”可以实现形式上

的公平，却很难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特定

情况下，城市人和农村人亦然。

同时，“正义”的内涵不仅包括对受

害人权益的保障，加害人也应获得同等对

待。若无限放大被害人权益，比如赔偿金

明 显 高 于 被 害 人 预 期 收 入 ， 不 利 于 加 害

人，同样有失社会公平。

城乡户籍已不再适合作为死亡赔偿金

的重要变量，但长远来看，被害人的教育

背景、职业平均收入、近几年收入状况都

是可以量化的因素，以便进行精细的差异

化计算。

实际上，这次赔偿标准试点工作针对

的是“城乡不同价”。法治进步是持续的过

程，今天实现了“同命同价”，这个“同”追求

的也不是一个固定数值，或者一种标准，随

着经验的累积，相信中国的司法实践会越

来越看见个体，越来越关注差异。

基层法院作出判决的时候，或许很大

程度上考虑了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朴素要

求，但在沸腾的民意中，司法更应该考虑

独立性、科学性。如此，法治才能成为真

正的社会基石，法治中国亦有可期。

面对最残酷的定价难题，需要更多理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杰

几乎所有人，看到胡蝶的第一个问题

都是：“你将来会不会打老公？”

她看上去并不过分健壮，上臂肌肉不

会撑爆衣服。某次赛前，她和女记者在电梯

里遇到一位泰国教练，对方问谁是拳手，胡

蝶指了指记者，泰国教练竟然信了。

但她一登上拳台，镭射灯聚焦成强光

从 天 而 降 ，周 围 一 片 黑 暗 ，肌 肉 就 开 始 闪

光。一拳挥出，力量在肢体中传导，产生肉

眼可见的波浪。“和没练过的人打，会让你

肝爆裂、脑震荡，还会把人打死。”

2017 年，胡蝶获得 IBF（国际拳击联合

会）亚洲女子 126 磅羽量级金腰带，成为亚

洲女拳王。但这位职业拳手不只有一个职

业，她做过健身教练，当过法警，还短暂干

过闪送员——在成名之后。

我好怕我会输

胡蝶 28 岁，染着绿色头发，衣柜里最

多的是日系“奇装异服”。她出生在湖南省

株洲市马家河镇，父亲胡继鸿是她的教练。

胡继鸿年轻时拿过中南五省 75 公斤

级拳击冠军，后来经营一家拳击酒吧，倒闭

后又开起拳馆。从 1998 年第一届黑山羊拳

击擂台赛开始，胡继鸿举办过 100 多场民

间拳击赛事。女儿曾站在他的拳击台上，把

上来挑战的男士一个个打趴下。

“我觉得说自己是拳手，是非常骄傲的

自我介绍。”胡蝶说。

她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职 业 生 涯 第 二 场 比

赛，对手来自印度，“听说是他们那边的冠

军”，进赛场前，两人合了影，没有说狠话。

胡继鸿当时认为，这样的机会对中国拳手

太珍贵了，如果输了，机会不会再来。

对手“又黑又壮实”，但比胡蝶矮一些，

令她多了些自信。休息室很安静，双方各占

一间，同组都是男选手，她看不到同性。大

家不怎么聊天，胡继鸿在时，别人更是不敢

跟胡蝶搭话。她忙着缠绑带、戴护手。离比

赛还有 1 个小时，她慢慢热身，然后拿起手

机自拍，这是赛前的一项传统。

2013 年 8 月 9 日 ，湖 南 衡 阳 ，在 WBO
（世界拳击组织）洲际拳王争霸赛上，比基

尼美女举着中国国旗和印度国旗上场。胡

蝶穿着鲜绿色战袍，手戴猩红色手套，在嘻

哈音乐和鼓点中入围绳。她扎着脏辫，感觉

凸出的手指关节紧紧抵着拳套。

第一回合，胡蝶被印度人的重拳打蒙

了。“那是我遇到的最重的拳，砸在身上像

挨了一锤子。”这拳直到赛后仍令她后怕。

第一回合下来，父亲担忧地问她行不行。

在 竞 技 状 态 方 面 ，胡 蝶 属 于 慢 热 型 。

“看 到 对 手 看 我 的 眼 神 ，我 才 意 识 到 在 比

赛。”挨了一拳，她才进入状态。观众喊加

油，现场乱哄哄，但她听不到，好像台上只

有自己。第一回合她探对手拳路，接下来的

5 个回合，她利用身高优势和防守优势，避

开对手重拳，在他出拳的空隙中反击，最终

取得了胜利。

回到休息室，胡蝶的头发毛毛躁躁地

钻出皮筋，汗水沿着脸颊淌出平行轨迹。她

一言不发，把头埋在白毛巾里哭了。父亲拍

着她的背安慰：“哭出来，哭出来，女人哭吧

不是罪，拳击手哭吧更不是罪。”

7 年 以 后 ，胡 蝶 再 次 谈 起 休 息 室 里 的

崩溃：“我赢比赛喜欢哭，打赢了，好难受，

后怕的感觉，我好怕我会输。”休息室见证

了无数成败，进来的人笑着跟人打招呼，他

肯定赢了，如果不说话，结局往往相反。胡

蝶输了不会哭：“谁都想赢嘛，输了哭，别人

觉得你很弱，你就是个怂包，回去找妈吧！”

她骨子里有种“霸蛮”，扬言没有人可

以把她击倒，如果她倒在拳击台上是因为

自己累了。

2016 年，胡蝶遭遇了职业赛事的第一

场失败，比赛在澳门。她赛前高烧，不能训

练，又不敢贸然打点滴，怕查出违禁药品。

母亲担心她的身体，让她放弃比赛，但她还

是硬撑着打了。

失败的滋味久久纠缠她，一直延续到

赢 得 下 一 次 胜 利 为 止 。第 二 年 ，还 是 在 澳

门，同一项赛事，胡蝶拿下了那条亚洲女拳

王的羽量级金腰带。

尽管女拳手稀少，胡蝶很少能和同性

对手成为朋友，“要么她赢过你，要么你赢

过她，不想跟你说话”。能做朋友的，全是没

有较量过的。

老家的河边，水草丰盈，父女俩在石子

路上奔跑训练。父亲告诉胡蝶，“永远记住，

拳击手是个荣誉”。

我天生是干这个的

胡 继 鸿 的 拳 馆 是 镇 上 的 电 影 院 改 造

的，绿色的围墙半人高，带着怀旧气息。几

乎所有设施都是胡继鸿一手打造：吊起的

轮 胎、晃 荡 的 木 桩、黑 板 上 手 写 的 训 练 安

排。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女儿。

胡蝶刚出生时，父亲不大满意，他本想

生个儿子继承衣钵，没成想是个姑娘，脖子

细细的，“看着不太健康的样子”。出生 3 个

月后，胡蝶拥有了“胡蝶”的名字。

对于拳击手来说，“一寸长一寸强”。她

的臂展不够优秀，两只手展开没达到身高

的数值。她的步伐也不够灵活，不像邹市明

那种“海盗式打法”。她是硬拼的人，“干就

完事了”。

看第一场拳击比赛时，胡蝶还被父母抱

在怀里。她刚会说话，明星拳手的名字就说

得很溜。小时候她写作文，无论是《我的爸爸》

还是《记一件难忘的事》，总是跟拳击有关。暑

假里，她只有拳击比赛的碟片可看，解说很

激情，虽然她听不懂英文，但感觉挺好看，“打

得流血，汗飞出来，觉得挺爽的”。

胡继鸿很快接受了孩子是个女儿的现

实，他给她买裙子，疼爱她，不久发现，女儿

一顿乱拳，总能把周围的小男孩打倒。

胡蝶回忆，她上小学三年级时转学，第

一天到校，有六七个男生找她麻烦，“我

一拳一个，干趴下了”。“当时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拳击，手脚并用。他们没见过我这

么凶狠的女孩，被气势压倒了。”她常替

班上的女同学出头，一些对手“现在见了

我都不敢抬头”。

初中之后，胡蝶力气大了，有个同学在

身后想吓她玩儿，她条件反射打出一拳，对

方脸就肿了。

“这么多年，我就会打拳，擅长打拳，比

别人打得好、打得快，能赢。想到三十而立，

我天生是干这个的。”

她对自己的长相缺乏自信，眉毛淡淡

的，额头高，朋友说她站在拳击台上像个卤

蛋，为此她专门去文了眉毛。拳击填补了她

信心的缺口，小时候，她想打赢别人，想做

个很厉害的人。那时她不懂什么叫面子，只

觉得胜利时，自豪感蹭蹭上涨。

“做你想做的事，说你想说的话，怼你

想怼的人，生命只有一次，又没有尾巴，干

吗要夹着呢？”一次拳赛宣布完结果后，对

方教练逼迫裁判改判平局，胡蝶拿着奖杯

甩到对手的休息室，后来教练偷偷捡了回

来。

她的童年和青春期泡在拳馆，与拳击

手套作伴，作业都是在打沙袋的声音中完

成的。“一身汗的感觉特别踏实。”她一周

训练 5 天，每天花 4 个小时，基本功、腿

部力量、爆发力、手靶⋯⋯轮流练。她能

从沙袋的响声听出拳手水平的高低。“职

业拳手的声音是，啪！啪！很有穿透力。”

父亲有时给她拿靶，但她更喜欢独自

练拳，对着镜子，感觉真正的对手就是自

己。她最怕练力量，器械训练时常喊“救

命啊，举不起来了”。但在赛场上，她从不

暴露身上的伤和弱点。战况激烈时，鼻血

被打出来。

她也会为控制体重而烦恼，在床头柜

里藏零食。但一站上拳台，在台下说不出的

话，讲不出的感觉，她全都能释放出来。

胡蝶高二那年，父亲听说女子拳击首

次成为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觉

得机会来了，二人商量一番，“傻里傻气地

退了学”。18 岁，她进入省队，19 岁又从省

队出来，开始自己训练。“别人说我们家很

土，训练拳击不科学，说我打得很差。”

在小学当教师的母亲并不同意女儿走

这条路，觉得没出息。同事们交流说谁家孩

子考上什么大学了，找到什么好工作了，别

人一问“你女儿在干什么”，胡蝶想象着母

亲艰难地回答，“我女儿，就打架”。

“总有人说孩子练拳击会出去打架，练

拳击对学习有什么用？”胡蝶很无语。“不是

让小孩暴力，也不是让他们眼里充满仇恨。

虽然这是战斗，但教会了他们怎样为荣誉

而战，为了将来可以保护他们一切想要保

护的。好斗是天性。”她在 21 岁的冬夜有感

而发，发了这条微博。

胡蝶目前单身，有父母因为这个不让

女儿来练拳。“你看蝶姐，这么大了，因为练

拳，没人要。”

英雄出路

相 亲 是 打 在 女 拳 王 脸 上 重 重 的 拳

头 。 家 人 给 胡 蝶 安 排 相 亲 对 象 ， 妈 妈

说：“老妈子就只有这个事情该做了，什

么都不想了。”

她被逼着主动添加微信，对方过了几

天才通过，她跟他说：“兄弟，中间人叫我去

吃饭，我不去了，你找个借口，这个锅你来

背，省得我妈说我瞧不起你。”

以前家人想撮合她和熟人的孩子，父

母把话往她身上引，男方一句也没接。回家

后，男方问家人：“以后她打我怎么办？”

还有男士跟她见完面后，发微信说“咱

俩不合适，别尬聊了，你太好动，我喜欢静

的”。胡蝶挺气：“真是谜之自信，我又没有

看上他。”

母亲催婚的方式比较隐蔽，比如买房

后，给女儿安排了一个房间，胡蝶说要一张

单人床。母亲赶紧说：“那不行，以后你老

公、孩子睡哪呢？”

聚会时，亲戚也会问一两句：“有对象

没？”胡蝶回答“没有”，就没了下文。“他们

不跟我多说，觉得练武的，肯定脾气不好，

容易上手。”

她并不厌恶婚姻，也渴望爱情，会认真

筛选结婚对象，只是常常陷入矛盾：

“嫁人之后，生孩子，小孩上学，婆媳关

系一大堆，你怎么打拳？”

她养过一条狗、一只猫、一只乌龟和一

只黑猪，希望有一天能过上与很多小动物

一 起 终 老 的 日 子 。去 年 ，她 开 始 化 全 套 的

妆，“化妆能让人变美，为什么不化呢”。她

会跟陌生人撒娇换取便利，也常被周围的

男士追着要微信。在生活中，她总体上是个

秀气女孩，看到蜘蛛、蚂蚁，不会踩死，而是

选择移走。

在拳击场，她站上过亚洲的高峰，但在

生 活 里 还 是 免 不 了 败 下 阵 来 。“我 去 找 工

作，真的找不到。要么需要文凭，要么需要

工作经验，我啥也没有，感觉在社会上很难

立足。”她羡慕日本的女拳手，40 岁还能在

拳台上拼命。

她 做 过 健 身 房 教 练 ，但 没 人 跟 她 学 。

“我这人外表看着弱，不像会打拳的。有的

教练会吹牛，花 15 天培训考个证，以为学

会了女子防身术就能打人。”她听说有人用

所谓的防身术打架，结果被打成“狗头”，住

院了。

很 多 人 让 她 开 设 女 子 防 身 术 的 班 ，

“给钱我也拒绝了。像练到我这样，怎么

都能防身，手无缚鸡之力的，把招数都学

会了也没用”。

她也发现，女性的反击意识越来越强，

想要变得强壮。微博上曝出仿妆博主宇芽

被家暴的新闻，看到男人在电梯里扯拖着

倒地女人的双腿，一般人会为暴力画面而

愤怒，胡蝶愤怒的点在于，“为什么被拖的

女的不是我？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他生不如

死。”她说，“我要是在现场，绝对不会仅仅

围观。”

在学拳的女士里，也有人只喜欢拍炫

酷的视频，换取朋友圈更多的点赞。“我可

能得跟别的教练学一些花哨的东西。”她指

的 是 很 快 上 手 打 组 合 拳 ，这 看 起 来 很 酷 ，

“但实战中，一拳一拳要练结实。”

在健身房做了一个月教练，她不干了，

没有学员选择她这个职业拳手，只有“油腻

的中年人成天围在你身边转”。

母亲帮她找了一份法院的工作，“去看

守所押嫌犯上庭，去法庭把嫌犯接到看守

所”。刚开始，穿上制服令人兴奋。她把袜子

剪开，套在手臂上遮住文身。后来发现，工

作让她昏昏欲睡。同事喜欢聊八卦，把空调

温度调很低，她跟她们相处不来。

有一次，她押送的搞传销的嫌犯跟她

诉苦，胡蝶生气，“谁让你做传销”。

她险些被骗。在南昌，她被闺蜜带到一

个传销组织，每天吃两面煎得黑黄的鱼，

土豆丝少得可怜。“我这人虽然是个搞体

育 的， 谁 要 是 洗 我 脑 ， 还 有 一 定 难 度 。”

传销组织的“老师”讲一句，她在下面顶

一句。她拎着行李要走，把防身的工具藏

在袖子里，也许是她的眼神和气势有震慑

力，“组织”放她走了。

法院的工作持续了 4 个月，过了实习

期，胡蝶准备去菲律宾旅游，提前一个月

请好假。出发前一天，领导突然变卦。她

把制服一脱，叠好走人，再也没回去。

母亲让她去办个离职手续，怕以后不

好 找 工 作， 她 不 去 。“ 我 妈 说 ‘ 你 不 懂 ，

女孩子有稳定的工作很重要’。我说‘我

不 懂， 一 个 月 两 千 块 还 受 他 这 个 气 。’ ”

母女俩喉咙都吵哑了。

新冠疫情期间，拳赛停止，胡蝶的收

入跟着停了。她要锻炼身体，叫朋友介绍

她去工地搬砖，后来又去跑腿，喜欢听到

抢单成功的声音。

“ 外 卖 拳 王 张 方 勇 ， 发 传 单 的 张 伟

丽，他们是成为拳王之前干这个，我是成

为拳王之后才干，属于逆行了。”她在朋

友圈自嘲，有人没理解、评论“最美逆行

者”。

这 位 女 拳 王 很 难 养 活 自 己 ， 要 靠 爸

妈，靠信用消费。底层拳手更惨，没有比

赛，没有人关注，也没有收入。父亲胡继

鸿做了很多广场赛，给他们机会，有人感

激 ， 不 要 出 场 费 ， 还 有 人 觉 得 自 己 没 打

好，主动把钱退回来。

胡 蝶 最 近 计 划 做 直 播 ， 别 人 让 她 走

“王哥，送大火箭”那种路线，她说做不

了 。 别 人 问 她 “ 你 要 自 己 开 心 ， 还 是 赚

钱”，她答，“我要自己开心”。

她不害怕失去什么，觉得身边的人和

事都很结实，最多怕自己的狗走失。只有在

夜深人静时，她会想明天要去干什么。大道

理小事情一齐涌上来，令她失眠。“挣不到

钱，要靠父母养，有些钱，又不愿去挣。”她

做了很多逃亡的梦，梦里永远被别人追赶。

上初中的第一天，短发的胡蝶去厕所。

女生看见她，“啊啊啊”叫着跑出去，喊着

“这是女厕所啊”。长大后她登上拳台，观众

给她的欢呼声与给男拳手的一样热烈。“只

要是喜欢运动的，不分男女，都是运动员在

场上拼命。”

作为一个强壮的女性，她讨厌黏在身

上的刻板印象。如今，面对“会不会打老公”

的问题，她不会被激怒，只是淡淡地回答：

“听话，就不打。”

拳 王 阿 里 的 女 儿 拉 莱 · 阿 里 也 是 拳

王，被称作“蝴蝶夫人”，因为她“躲闪

如蝴蝶，攻击如蜜蜂”。胡蝶崇拜她，崇

拜国外的明星拳手，小时候梦想着能和她

们比一场。长大后发现，“她们的级别太

高，我升不上去”。

胡 蝶 不 是 蝴 蝶
□ 魏 晞

是人是鸟都要排泄，这点小事时时
在地球各个角落发生。

但鸟屎滴落在北京丰台区一辆车
上，这就成了个大事。有居民为此向小
区物业公司投诉，黄色升降车很快开到
大树下，云梯一搭，树上 3个喜鹊窝被
人为拆除。

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人迷惑。嫌弃鸟
屎，拿纸巾擦拭即可，没必要直接断了
鸟的活路吧。

倒不是说拆鸟窝的人心眼有多坏。
负责维护小区环境的工作人员，可能为
了清除鸟屎，花费许多时间精力。鸟窝
拆起来多快啊，又不需要长期跟进，治
标又治本。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随后介入该事
件，调查后表示，被拆除的喜鹊窝里没
有幼鸟和鸟蛋，未伤害到野生鸟类。一
些网友还是不满意，因为在升降车开动
之前，谁也不能确定，鸟窝里是否正在
孵化一群新的生命。

对一些人来说，滴在车上的一粒鸟
屎，比鸟窝里可能存在的鸟蛋更醒目。
就好比在一些情况下，工作人员在拆除
租房隔断时，总会更关注那堵隔断墙，
而非租户和他们的锅碗瓢盆。人与人都
很难做到共情、提前沟通，更何况人与
鸟呢。

被有关部门批评教育后，小区物业
开始采取补救措施，悬挂保护野生动物
的宣传横幅、向居民发出爱鸟呼唤：

“鸟儿的歌声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
让这声音永远回荡在我们身边”。

永远回荡就不用了。作为熬夜党，
我总会被清晨的一两声鸟叫声吵醒。要
是鸟儿的歌声 24 小时直播，人类可能
要彻夜摁响喇叭，与之对抗。人鸟和谐
相处之道，应该是它唱它的曲儿，我睡
我的觉，不过分侵入对方的生活。

人类针对能和我们和谐共处的物
种，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它们的方
式；对于己不利的物种，也想出各种各
样对付它们的招数。

那点儿碍眼的鸟屎，有八百种方式
除去。处理方式好不好，取决于人的智
慧和肚量——在受惠于生物多样性地球
的同时，看到鸟屎落在车上，轻轻擦去
那一点点不适。

譬如街边商贩的吆喝声和油烟气，
与整洁摩登的城市气质格格不入，却实
打实地为城市居民提供了生活便利。给
人给鸟一条活路，需要管理者的自觉，
多拥有一点同理心，多考虑一点对方的
立场，多花一点时间作出更细致的解决
方案。

矫枉一不小心就过正。除了挂标
语，那个小区还在原先拆除鸟窝的树杈
上安装了人工鸟窝，给喜鹊换了一个精
装修的家。人类的好心隐含着傲慢：夺
走你的家，让你住啥你就得住啥。

小区里还张贴公告，如有知情人发
现用升降车拆除鸟窝的情况，请向北京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报告。挺好，喜鹊有
了上诉的渠道。

人心深处不好测量，我曾了解过一
则新闻，生态工程以修复生态为名，干
着反生态的事儿：为了修复河道，人想
在河床上铺满鹅卵石。修复生态的成果
尚未明朗，两岸的房地产倒是开发得热
火朝天。

其实，喜鹊用不着人类替它们安
家。它们习惯在寒冬开始筑巢：衔枯树
枝，用杂草和泥巴砌好，再铺上羽毛。
生命自有活路。

用解决人类社会难题的方式处理人
鸟冲突，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况且，有
些做法还没解决好人的冲突呢，竟然想
搞定鸟。

今年春天，当人类被迫拘于方寸之
地时，大自然又重新被其他物种占领。
泰国的猴子拉帮结派，光明正大到街上
寻找食物。为了一根香蕉，它们在闹市
用人类听不懂的猴言猴语唇枪舌战，城
市交通因此瘫痪十分钟。

它们显然没有接到隔离通知，也不
懂人的恐惧与失去。但这不妨碍一种新
的默契因此诞生。

我的一个朋友，在居家隔离期间每
天下午搬着小板凳到阳台上，手里捧着
几颗玉米粒，等待小鸟穿过窗台的铁栏
杆，拿他的手心当饭碗。要是停在他肩
膀上唱几曲，就算是解了天大的闷。要
是没准时来，他也不失望，第二天接着
守候。接纳自然的随机，无需恐惧一粒
鸟粪掉在头发里。

那味儿更有人味儿。

人眼里该容得下
一粒鸟粪

2017 年，胡蝶（右三）获得 IBF（国际拳击联合会）亚洲女子 126 磅羽量级金腰带。 受访者供图

胡蝶在父亲的拳馆训练。 受访者供图


